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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

一

小时候，父母在哪，那就是家。家，对于我

来说，不仅是生活的空间，更是精神的乐园。离

了家，就想家，哪怕半天，就想回家。回家，就是

回到父母生活和劳动的那个地方。

我几岁的时候，母亲每年都要回娘家。十

里乡间小路，曲曲弯弯，经过一个冲，一架小

山、一条小港、一个大堰、几个村庄。母亲走娘

家，都在上午。父亲挑着一副柳筐，一只筐里压

块土坯，另只筐里坐着我。我手抓筐系，在小路

一边上下晃悠着，看桑树扁担在父亲的肩上轻

松地左右转换，看母亲迈着一双小脚在高低不

平的乡间小路上扭动。看着看着，眼前模糊了。

等到狗叫声把我吵醒，睁眼一看，姥姥家到了。

吃罢午饭，母亲留在姥姥家小住，父亲准

备回去。我就闹着跟父亲一起走，谁都劝不好，

留不住。父亲只好又把我挑回来。到了家，又想

母亲，想的吃不香饭，睡不好觉。傍晚，哭着要

找母亲。无奈，四爷带着我到西岗上瞭望等候。

等到太阳落，还不见人影。我含着泪，听着四爷

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明天会回来的”，慢慢

地回到家里。思念的滋味实在不好受，夜里噙

着眼泪和希冀入睡。

二

上小学的时候，每天离家两次，又回两次

家。

早饭后去学校，中午放学回家；午饭后再

去学校，下午放学再回家。

第一天上学， 是骑在父亲的肩上到校的。

现在想起那个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同时，也想

起了“尔何以父为马？”的句子。

那时候， 像我这样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没

出过三门四户，多少带点傻气。学校离家仅一

公里路，上学前却没去过。第一次从学校回家，

竟然害怕迷路，扯着同宅大孩子的褂后襟。

有一段时间例外。学校加了早自习，天刚

蒙蒙亮就得往学校赶。一天到校三次，回三次

家。

还有一段时间，学校让我们住校。像我这

样八九岁的孩子，靠自我照料。记得有一夜，肚

子痛得厉害，把我从熟睡中痛醒了。当时好想

回家呀。要是在家里，可以喊大人帮助想个办

法呀。

但是，这时回不去。父母不在身边，爱莫能

助。只有靠自己了。我这样想着，翻身仰卧，双

手交替揉按疼痛部位。之后，攥起拳头，顶住疼

痛部位，翻身趴下，以腹部相压。折腾好一阵

子，才又迷迷糊糊地睡去。

三

读初中时，母校离家四公里。

每周回家一次。

周日下午，提着一个咸菜罐和一只米袋子

到学校去；周六下午，再提着空菜罐和空米袋

子回家来。

那时的农村比较穷，上学的孩子自然也比

较苦。在学校舍不得吃，舍不得买菜，肚里常有

饥饿感，总盼望放学回家吃几顿饱饭。

所以， 就有了一句顺口溜：“过了星期三，

时间猛一窜；过了星期五，还受半天苦。”

其实，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几个月吃不

上一顿肉。“养猪为过年，养牛为耕田，养鸡赚

个零花钱， 鸡蛋拿去换油盐。” 便是真实的写

照。

家乡人人穷志不穷。尽管一个劳动日才两

三毛钱，农民仍然坚持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天

又一天不停顿地劳作。他们盼望用汗水换来丰

衣足食的好日子。

人虽穷，却好客。来的客人，尽其所有。有

句话说的贴切：“后门押当，前门迎客。”

秋季的一个周六下午， 我照例回家去。半

路上，碰着同村的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他家

晚上有客人，父亲安排他到镇子上去买酒。

酒是什么滋味？不知道 。尝尝吧 ！意见一

致，我打开瓶塞，仰起脖子，喝一大口。他接过

酒瓶，也喝一大口。

酒在肚子里乱串，又热又辣，真不是个好

东西！ 可是， 瓶子里空了一小截怎么办？“灌

水！”我想出的主意，他拔掉瓶塞，就在路边的

池塘里把酒瓶重新灌满。

打酒的人，就是我现在的妻弟。

回家后，大人竟然没有发现。

四

古人说，父母在，不远行。

今人说，好男儿志在四方。

现实社会，远走高飞，才是许多年轻人的

梦想。

我飞的不高，走得不远，离家只有四百里。

别小看四百里，头十几年，回家并不算方

便。

从市里到县城， 需坐四五个小时的车；从

县城到镇子，还得坐个把小时的车；从集镇再

步行，四公里路，也需一个小时。

这就是说，买车票坐车都顺当的话，从单

位回一趟家，单程一天。在家住一天，来回就是

三天。

交通不便的年代，假期也少。周六工作制，

一周只休息一个周日。一年一次探亲假，也不

超过十天。

家里上有老，下有小，都盼望回家相聚。

我也是，穷家难舍嘛！

于是，就想方设法，找机会回家看看。

传统节日，尽量回家，与亲人团圆。

年年过春节，风雨无阻。有几年都是踏着

雨雪回去的。内衣汗透，外衣淋湿。

每次回家， 我都体会到父母亲的愉悦心

情。在他们上了年纪的时候，尤其如此。

母亲常说，儿走千里母担忧！

我们不小了，知道怎么做事情，她担忧什

么呢？

可能是身不由己吧。

老人家不期望子女回报， 只盼望孩子幸

福。

但是他们期望我们多回家，一大家热热闹

闹常团聚。

回家，是一种慰藉，也是一种回报。

回家，是一种孝心；

回家，是一种感恩；

回家，是一种情结；

回家，是一种心情；

回家，是一种责任；

回家，是一种美德。

没有家庭观念的人，是情感冷漠的人。

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对朋友绝不会负责

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家”的观念，也是一个

人的品格展现。

曩

时

明

月

总会记起那几轮过去的月亮。

岁月之舟前行，没有停顿，没有倒退，但记忆

中的那几轮明月， 并没有因为时光流逝而淡去。

相反，总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悄无声息地

潜回脑海，清晰地映照着那些彼时的时空，恬淡，

静谧，一如电影或电视里的“镜头回放”。于是，明

月之下，那些曾经的往昔，立刻生动了起来。

一

1929

年初春的那个夜晚， 一轮明月挂在母

亲所在山乡的天空。在我母亲、一个不满二十岁

的山村姑娘眼里，那晚的月亮亮得让人目眩。她

后来跟我、 跟别人无数次地说起那晚的月亮：

“清亮清亮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地上掉根针

都能看见。”她说，那天晚上，有个汉口来的学

生，“很年轻很年轻的”，穿长大褂，商城口音。在

村口的打谷场上，他跟乡亲们说要打土豪，要分

田地，要拿起枪杆子，要成立赤卫队……那以后

不久，山乡里闹腾起来了，我母亲先在“相思崖”

（我长大以后，才慢慢弄清楚她说的是“乡苏维

埃”）工作，后来又在赤卫队里当宣传员，到处演

唱“穷人调”、“八月桂花遍地开”等革命歌曲。母

亲小时候任性，包小脚的裹脚布被她多次扯掉，

以致姥姥不再给她包脚。长大后，与别的女孩的

小脚不同，她的脚几乎是天足。参加革命后，能

疯能跑，人又热情，在队伍里便有了个“王大脚”

的外号。遗憾的是，大脚，最终也没能走出大别

山。红军撤离根据地时，她因去东乡送口信而最

终掉队，后被商城县“剿共”头子顾敬之手下抓

到， 关进商城县监狱。 由于有众多乡亲联名具

保，监狱以三十块大洋的价格，把母亲卖给我父

亲为妻。

1983

年，民政部门根据有关政策，核定

我母亲为“红流人员”，并按月给予一定的生活

补助。有趣的是，民政部门负责核定工作的同志

后来说，很多老同志并不知道“王学荣”是谁，但一说“王大脚”，

竟都点头：“王大脚啊，南乡皮冲人。”固始县武庙集乡皮冲村，位

居大别山深处，南与安徽金寨县交界，是我姥姥家，也是我母亲

看见

1929

年初春那轮明月的地方。我曾跟母亲说：“要是不掉队，

你说不定是大干部了。” 不大识字的母亲却说了句意味深长的

话：“我这一辈子，就那几年活得明白，知道穷人要翻身，就得革

命。后来没跟上队，几十年后组织上又认了我，我这一辈子没白

活。”事后我多次想，也许，母亲

19

岁时见到的那轮明月，之所以

“清亮清亮的”，一定是当年那位年轻的革命者的演说，深深地触

动或打动了她，让她有了类似责任、使命之类的觉醒。

1988

年，母亲王学荣病逝，享年八十。

二

1971

年

6

、

7

月，闽南农村“双抢”（抢收抢种）进入关键时期：

一季稻收割之后，二季稻的秧苗必须在“八一”前插完，否则，将

严重影响二季稻产量。其时，由于派系纷争仍然存在，农村工作

难度较大。因此，驻地部队还承担着支持地方工作的任务。受部

队指派， 我和几位战友从

6

月份起便在福建省晋江县内坑公社

“支地”。具体任务，就是和地方干部群众一起，做好当年的“双

抢”工作。

“八一”前，内坑公社的“双抢”任务圆满完成。公社领导决定

放场电影，一是庆祝“八一”，感谢驻军支地工作人员，二是庆祝

双抢任务完成。

8

月

5

日晚，公社领导致词后，开始放映电影《南江

村妇女》。由于当时电影片少，群众难得看场电影。公社大院早就

人满为患，被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我和几位战友

都看过这部朝鲜故事片，便先后离开，到场外聊天去了。

当时，部队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国有四个电影制片厂：一在

越南，一个在朝鲜，一个在罗马尼亚，一个在阿尔巴尼亚。“越南电

影不是枪就是炮，朝鲜电影不是哭就是笑，罗马尼亚电影不是搂

就是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全是新闻简报。”

聊完电影，聊眼前。离开部队两个多月，大家都觉得任务业

已完成，差不多该走人，回部队了。但也都认为，军人以服从命令

为天职，没有回部队的通知，就得安下心来，继续工作。

当时，不知是谁，突然注意到当晚的月亮，让大家快看。我们

一起仰头，发现那晚明月如洗，特别大，特别亮，又好像特别圆，

都说“难得一见”。战友霍四海冲我说，好久没见这么好的月亮

了，老张，来首诗。我于是信口胡诌：“天上没有一丝云，月亮大得

象脸盆，脸盆里面净是酒，足够四海喝（霍）一口。”平时我们把霍

四海喊成“喝四海”，这让大家笑闹了一阵。霍四海却一本正经：

“别瞎扯。我来几句：明月照内坑，肯定有原因，不是要出事，就是

要走人。”这简直是偈语了，我们都笑着质疑，要霍大高人细说究

竟。正闹着，电影场上灯光亮起，传来公社领导的声音：“来我公

社支地的解放军同志请注意：部队首长来电话，请你们马上带上

行李到公社集合， 部队有战备任务， 来接你们的车已从部队出

发。”顾不上再闹，我们立马奔向各自所住的大队部，以最快的速

度，奔去，跑回……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回到部队，并立即随部队开始了长达两

个多月的战备拉练。

1971

年

10

月下旬，我们逐渐获知：毛主席

8

、

9

月份巡视大江南北，作为副统帅的林彪于

9

月

13

日叛逃。不知不觉

中，我们成了一起重大历史事件中迷迷糊糊的亲历者……

之后，战友霍四海不无得意：咋样？我说的都应验了吧！至于

理由，他笑言：“当时，我看见那月亮好像在眨眼睛，怪怪的。”这

话无从考证，看过星星眨眼，谁见过月亮眨眼？

不过，几十年后，我仍记得那天晚上的电影、“诗”、月亮和那

天晚上我们的奔忙。

三

2009

年初夏某日， 一位故旧从南方某市到信阳公干。“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晚，我在一家小酒馆里置酒款待。当年

往事，别后际遇，世界风云，中国崛起，都是相谈话题。酒阑兴正

酣，茶尽夜未央，我提议去浉河边走走，浴晚风，看夜景，朋友欣

然应允。于是，我们边走边聊，继续天南地北神侃。突然，朋友驻

足，先仰望天上明月，后欣赏浉河垂柳。朋友感叹：好美的信阳，

好美的月夜！他说：“好久好久没这么看月亮了，好久好久没这么

随意走走了。天天不是电视电脑，就是酒场会场。没有清风徐徐，

只有烟雾缭绕。能亲近自然，走进月色，走进夜晚的时候，真是太

少太少了。”我笑着接话：“很诗意啊。咋样？信阳好吧 ？退休好

吧？”

朋友好像忽然记起我退休了，马上问：“对了，你退休后都干

些啥呢？”我实话实说：“啥也不干，就在家看看闲书。”

“看书？都这年头了，看什么书！看书有啥用？”朋友的话让我

无语。退休之后，我兴致勃勃地从书店买回几大摞书，有国学经

典，有中外名著，还有我当学生和工作时想看而没能看到的一些

书。心里想，这下可有时间了，得好好看看书。没想到此举遭到周

围一些非议，都认为当今之时，得干些有用之事，能挣钱之事。余

自思量：此生多有虚度。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都是在平淡、平

凡、平庸中蹉跎，而今，花甲已过，还做什么挣钱发财梦？况且，自

我从头到脚认真检视一遍，发现全身无一能挣钱的本事。我想赚

别人的钱，恐怕别人早赚了我的本去，还是算了吧。于是，照旧当

自己的老宅男，宅在家中看闲书。而且，时常以偶有所得为乐事。

但是现在， 昔日故旧居然当面棒喝：“这年头看书有什么

用！”我骤然不知所措且有些悲哀：功利化了的现实，讲的是真金

白银，咱的确是傻帽一个。

活在当下，读书就真的没用吗？我自问。但囿于学疏识浅，最

终还是无解。只是，我一直记得，那晚，我再看月亮时，月亮和我

一样，显得无精打采。月亮是同情我啊。

亲，月亮，你不用为额难过，额最终还是想明白了：暮年读

书，与世无争，不图蟾宫折桂，不图功名利禄，能有一个与书相伴

的诗意人生，足矣。

我 的 老 母 亲

那晚，刚吃过晚饭，我的

81

岁的

老母亲突发心肌梗塞而没给我们姐

弟四个留下任何话语，撒手西去了。

老母亲不到

10

分钟的突然离去 ，使

我不知所措。 尽管小区诊所的医生

和我采取了人工呼吸、

120

急诊的医

生也尽了全力抢救， 但老母亲还是

走了。我眼前一片漆黑。

医生没有回天之术，我更不行。

抱着老母亲刚睡着的身体， 我的泪

止不住啊！老母亲长年顽固性失眠，

总是说睡不着， 即使服用了帮助睡

觉的药物，也是睡眠质量不高。望着

怀中这次真的睡着的老母亲， 她是

依然地慈祥， 就像抱着幼时的我一

样。妈！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您真的

就这么无声无息、 无言无语地离我

们而去？

1932

年

6

月

6

日， 老母亲出生在

上蔡县邵店乡杨集村一个贫穷的农

民家庭。 母亲的父辈们是地道的靠

种地为生的农民。杨集地势较高，这

使得本来就少雨的地方， 干旱是常

有的事。每每下了点雨，也因这里地

势较高，雨水也都存不住，更不用说

种下的麦子和高梁两大主作物有好

的收成，吃了上顿不晓得下顿在哪。

老母亲在家中姐弟四个中排行

老大， 早年的贫穷不仅使她养成了

坚韧的性格， 姐弟中哪个不听话或

是犯了错， 肯定会招来老母亲的一

顿打骂。上世纪

50

年代，老母亲随父

亲从汝南来到信阳， 父亲在原信阳

地区行署食堂做炊事员， 这职业一

干就是一辈子。母亲没有工作，靠为

别人家作针线活和父亲撑起这个

家。

母亲没上过学， 扫盲的时候又

因我们姐弟小而没赶上。 由于不识

字，老母亲这辈子出尽了苦力，干的

都是别人不愿干的活儿。 父亲从原

信阳地区行署到企业工作后， 母亲

在厂子里是啥都干， 木工机械厂里

她拉板车为人送木料挣点运费 ，我

和姐姐在后面推车； 修水库、 修大

桥，她挑沙子、挑石子往工地送 ；化

工配件厂里， 她在满是灰尘的铸工

车间打毛刺， 铁锤子不知误敲了多

少次砸在手上；白酒厂里，她和与我

们一样家庭境况的母亲们，打粮、送

曲、拉酒，当时已近

60

岁的母亲拉着

满满一车的曲粮， 一路小跑送到车

间，愣是连小伙子都赶不上 。累了 ，

老母亲在白酒车间里， 从热气腾腾

的蒸锅出酒口，拿起大瓷缸接下三、

四两原酒品上一二口， 又是接着拼

命地干。 车间里的师傅们时不时劝

她休息一下， 老母亲则端起瓷缸和

师傅碰上一杯， 哈哈一笑又拉起了

车子。

老母亲没文化， 却总希望我们

姐弟能学点知识。 我们姐弟四个没

赶上太好的年代， 大姐早早地参加

工作当了一名纺织工人， 二姐学习

好，搁现在那是出类拔萃的好苗子，

但家里穷条件不允许， 初中没读完

就插队到罗山当了红色知青， 三姐

有幸躲过一劫，留在城里，也只能是

干点临工， 到后来参加工作当了工

人。我在家中排行老四，也是最小和

唯一的男孩。上高中那会儿，也是国

家恢复高考之初， 老母亲和全家人

把希望都放在了我身上。 我心里明

白，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真的不喜

欢理科， 老母亲却非让我分科分到

理科， 姐姐们也都会用当时流传的

“学好数理化，啥子都不怕 ”来说服

我。没办法，我硬着头皮上 。在家里

做作业，人多房小 ，没地方写 ，老母

亲让我就着大木床写，有时跑了神、

打瞌睡， 她会拿起做衣服用的尺子

狠狠地敲，那个疼呀！

没兴趣和心不在焉地学， 当年

的高考成绩可想而知。 可老母亲不

理这些，再读。重读一年，还是理科，

又一年的高考还是老样子。没办法，

只好接替老父亲在工厂里当了一名

工人， 其实我也不服输啊！ 我爱文

科。

1985

年元月， 父亲因病去世了。

当年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电大

汉语言文学专业。母亲这下高兴了，

虽然电大不是什么名牌， 但毕竟也

是个大学呀！屋漏偏缝连阴雨。电大

是考上了，但厂子里不管 ，要上 ，自

个想办法。成家的三个姐姐商量后，

每人资助了我每个学期的

150

元学

费。 上学， 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的

我， 只有靠老母亲在厂里干临时工

挣点钱来维持我俩的生活。 上电大

期间，我学会了抽烟 ，可又没钱买 ，

那天老母亲下班回家， 正巧家属院

里来了个卖烟的，

2

元钱一条的芒果

烟， 老母亲从不多的生活费里一下

子给我买了两条。我哭了，老母亲这

都是为了我能有点出息！ 上学的二

年里，老母亲真的是累了 ，瘦了 ，我

心里难受。

1988

年我成家后， 老母亲年岁

大了，也不再在厂子里打临工，尽管

成家后的生活依然不是很宽裕 ，但

家庭的和睦和我们对老母亲的孝

敬，也让老母亲晚年得到了宽慰。

这些年，生活渐渐好了起来，随

着年岁的增大， 老母亲的性格温和

了很多，尤其是特爱干净，即使不怎

么好的衣服也是穿过几天肯定要换

的。 儿女们有时为她买件小东小西

的，不换第二次是绝对不行的。即使

是她亲自买的一把剪刀， 她也会让

我一起去调换， 为这我和老母亲不

知吵过多少回，可现在细想起来，老

母亲那是一个讲究啊！

去年下半年， 我发现老母亲的

身体不如以前了，腰疼、腿疼和颈椎

病无时不折磨着她。 儿女们多次带

她到医院治疗，但只能缓解，不能治

本，收效甚微 ，有时疼得很了 ，靠服

点缓解疼痛的药， 看着她疼得难受

的样子， 我心里着实犯急又毫无办

法：老母亲年轻时出力太多、干活太

累才落下这身病呀！

幸亏， 老母亲身体没有太大的

毛病 。去年春上还为她作了一次心

脏彩超检查 ，并无大碍 ，谁知这次

发病 ，老母亲却从此与我们阴阳两

隔。

老母亲一生清贫，无欲无求，为

人坦实， 勤劳苦干一生， 我不敢忘

却；她虽然说不上伟大，但却把母爱

倾注我们，我不敢忘却；她虽没留给

子女们任何财产， 但荷花白的清境

留在我们心间，更使我不敢忘却。

读 史

马仲良

走在通往《春秋》的路上

我希望看到青青橄榄

听到夜莺的歌唱

可是我看到的是剑，是戟

是流血的战争

鼓角声声

震裂了晚唐的琵琶

东汉的月光

沾满了猩红的血色

就连婉约的宋词

也裹上了征衣

二十四桥，杨柳岸

看不到玉人吹箫

凭谁问，《红楼梦》里

有多少辛酸的泪雨

晚风里一首老情歌

周慧勤

一

不知是脚步随着风

还是风裹着脚步走

往前往后，往左往右

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晚风里一首老情歌

是寂寞吃醉了酒

还是酒精灌醉了罪恶

晚风里一首老情歌

揪痛了昨夜的一抹月色

二

你的脚步

就在不远不近处

似有若无

让我等了好久

醒来

才知道

那是一场

梦

三

站在阳春四月的当口

笑看桃花盛开的镜头

枯枝上噘出樱桃小嘴

正是你侬我侬的时候

一群群懵懂少年来了

一群群怀春少女来了

一群群游客踏春来了

一群群墨客采风来了

蜜蜂腆着大肚子来了

蝴蝶披着七彩衣来了

鸟儿唧喳喳唱起来了

池塘的鱼儿舞起来了

风儿吆喝一声：

闹春了……

□

张德源

□

潘玉忠

□

邓云华

永 远 的 怀 念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又到了

一年的清明节。 去年的清明节，

我们全家和母亲一起回固始老

家上坟， 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可今年的清明节，我们一家却要

到母亲的坟头烧香祭拜。回想起

母亲的一生，我们全家有的就是

敬佩和感慨！

母亲吴家麟出生在固始县

张广庙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兄妹六人， 我母亲排行第六，从

小受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一生养

成了勤俭持家、待人宽厚、为人

善良的美好品德。这种品德不仅

伴随她一生，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们兄妹四人。 记得母亲在世时，

曾多次教育我们兄妹，要与人为

善、多做好事，尽自己的能力去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母亲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不论是

从固始三河尖粮管所到往流镇

邮政局，还是从固始县百货公司

到信阳市外贸局，母亲每到一处

都是兢兢业业的工作、踏踏实实

的做人，都善待身边的每一位同

事。让我最难忘的是我们家要从

固始县城搬到信阳来，左邻右舍

拉住妈妈的手，泪流满面地不让

车开走。邻居说你搬走了，我们

少了一个好邻居，好姐妹！同事

说，你调走了，我们少了一个工

作上的好伙伴、好帮手，最后车

子在一一惜别声中好不容易开

出了固始县城。

妈妈，您的一生是那样的朴

实无华。

1970

年， 我们家从农村

搬进了县城， 对于我们全家来

说，既兴奋又紧张，作为小孩子

的我们，无忧无虑，很快被眼前

的新鲜事物所吸引。可妈妈不一

样，从农村到县城，您更加的忙

碌了，更加的辛苦劳累了。爸爸

早年在信阳工作，后在固始工作

没几年又调到信阳，家里里里外

外全是母亲您一人操持。您不仅

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四人培养

成人，而且还要不断适应新的生

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考验。由于

我们兄妹多，您只能计算着过日

子，为这个家您起早贪黑、忙里

忙外， 除了工作单位就是家庭，

您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爱好。记

得小时候，为了丰富我们的业余

生活，您为家里买了收音机并经

常带我们兄妹去看电影，我们长

大了，您连电影也不看了，整个

身心都扑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上

和后人的养育上。

妈妈 ， 您永远都是那样的

和蔼可亲。 由于我们家是从农

村搬进县城， 农村的亲戚比较

多， 老家人一到县城办事或看

病，基本上都要吃住在我们家。

不论是邓家还是吴家， 不管是

远亲戚还是近亲戚， 妈妈都是

一样对待， 往往是拿家里最好

的东西招待，那个年代，也就是

杀个鸡、炒个蛋、买点猪肉就很

不错了。 一般是前顿饭招待了

老家来人， 后顿饭我们只能吃

咸菜了。可妈妈从没怨言，还多

次告诫我们， 老家来人一定要

热情周到， 因为我们也是从农

村走出来的， 人家来一趟不容

易。妈妈就是这样，宁愿自己多

吃点苦， 受点累也不愿怠慢了

老家来人。 老家人经常对我们

兄妹说“您妈妈是个善良的人、

是个好人啊”。当儿女的听到这

话也就心满意足了，同样，也足

以告慰妈妈的在天之灵了。

妈妈 ， 您对儿女们永远是

那样的慈爱。记得

1985

年 ，我先

随父亲来到信阳市一中上学 ，

9

月份开学后， 天气渐渐的寒冷

了，快到

10

月的时候，下了晚自

习才感觉自己的衣服单薄 ，走

在回去的路上，浑身只打寒战 ，

可就在第

2

天，妈妈您托人从固

始带来了亲手给我织的毛衣毛

裤 ，我穿在身上 ，暖在心头 ，也

深深地感受了母亲的慈爱和伟

大。记得哥哥在部队当兵时，您

总是万分牵挂， 说哥哥在部队

锻炼，人很争气，但哥哥从小没

吃过什么苦，怕身体吃不消，一

到过节过年， 您就会多几声感

叹、多几分思念。二位姐姐出嫁

后，您总是千叮咛万嘱咐，叫她

们没事常回家， 姐姐们家里大

事小事总是让您牵肠挂肚 。逢

年过节， 您都要做一桌丰盛的

饭菜，等饭菜上齐了，您才解下

围裙，陪着全家坐一会儿，您自

己没顾上吃口菜 ， 就开始给我

们推荐每个菜， 想让儿女们多

吃一点， 儿女们都劝您先吃一

点，您总是和蔼地笑笑说不饿。

妈妈 ， 您总是把微笑和关

怀留给了我们， 自己为了这个

家默默地奉献，而从无怨言。在

您发病去医院前 ， 还将床上的

被子叠整齐放好 ， 您一生勤俭

持家 、勤劳善良 。妈妈 ，您虽驾

鹤而去， 却把美好的品格留给

了后人。

2012

年

4

月

13

日 ， 是个

永远让我心痛的日子，妈妈，您

才

72

岁， 就匆匆地离开了父亲，

离开了儿女，离开了亲友，您给

儿子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永

远报答不了的恩情。

亲爱的妈妈， 一路走好，您

是儿女们心中永远的骄傲，您永

远活在我们心中！


